
“外甥打灯笼——照旧
（舅）。”呵，这老黄历了，现在
谁还打灯笼，新时代，流行“外
甥女做蛋糕——送旧（舅）”
了。

我要说的外甥女，是我二
姐家的独生女儿，萌。“萌”这
个名字起得好，萌萌的萌芽，
于是小萌就长得小小巧巧的，
像棵刚破土的生机盎然的绿
色小萌芽。

好生奇怪，我家和二姐夫
家祖上翻三代也没找到几两
几钱的美术方面的细胞遗传，
小时候最早也就是在高邮小
城里让萌儿跟着一帮孩子蹦
蹦跳跳地去上了几年美术班，
就像手捧一尾小鱼，目送进清
清的布满水草的溪水里让她
自由自在地戏水一样。一路
走来，不免还哭哭啼啼，跌跌
绊绊的，最终考进了南京艺术
学院。

在南艺，小萌接受了系统
的艺术深造。毕业后不久便
进入了江苏电视台，并有幸加
入到孟非的《非诚勿扰》团队
里从事后期美编剪辑工作。
在大城市，这样的工作，已令
父母够满意了。

电视台的后期编辑经常
需要加班，分分秒秒，卡时卡
点，这是必须的。常常领导一
个想法，或者一个特殊原因，
就要立刻救火似的赶回台里
修改节目内容，忙起来没日没
夜的。即使忙成这样，近年来
周末业余她还忙里抽闲，喜欢
上了蛋糕制作工艺，进而一发
不可收了。

要做好蛋糕，不光要具有
食物的烧烤知识及食材等方
面的了解，还要有艺术功底，
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个系统工
程啊！

现在，身边但凡有人过生
日，搞活动，就来跟她预订蛋
糕，于是她便开心地忙碌起
来。在亲戚同事和朋友圈里，
她人气爆棚，渐渐成了众人眼
里人见人爱的“蛋糕西施”。

我 曾 经 问 过“ 蛋 糕 西
施”，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想
法？比如说是不是想做大，
开个抖音带货什么的？她摇
头说，她做蛋糕，目的不是盈
利，就是一种爱好，一种享
受，享受制作过程中的构思、
技艺，以及思维、创意，作为
一项乐趣存在着，平时还得
忙工作呢。如果实在要问有

没有利润，利润就是做完蛋
糕后刮下来的零零碎碎的边
角料。

她告诉我说，“在面粉的
选择上，跟我妈分歧很大，我
用贵的进口优质面粉，她说
国产的挺好。我的观念是贵
即是好，看不见的是工艺，看
得见的是价格。

“最开始是家里有很多之
前买的烘焙工具一直放着，疫
情期间特地添了烤箱。初期
从请教同事开始，请人上门做
一次给我看，后面就是看‘小红
书’视频，最入迷的时候一天至
少两个小时泡在‘小红书’里
学。先反反复复地看，脑子里
跟着演练，再实际操作。操作
的过程从对细节的一无所知，
失败很多次，到慢慢掌握技巧，
再到现在凭眼睛对烤箱内情
况判断就能预知出炉后的状
态，这是一个漫长且外人看来
无趣的行为。”

“刚开始只能做一些简单
的蛋糕卷，裱花也不会。为了
练手，甚至网购了泡沫圆柱体
和便宜的植物奶油在家练习
抹面、裱花。实话说，到目前
为止，抹面、裱花的水平并没
有达到满意的程度，学习的路
还很长。

“再就是现在已经无法满
足只做蛋糕了，还会做一些蛋
糕之外的甜品，甚至对烹饪，
对饮食结构，如何吃得更健
康，什么食物含有优质蛋白
质、优质脂肪、优质碳水，都有
了更广泛深入的关注和研
究。或许是年龄带来的，或许
是经历带来的，反正就是挺享
受现在的状态。”

哇，真了不起！
“蛋糕西施”住在玄武湖

畔，紫金山北麓。我这个当舅
舅的呢，住在紫金山南麓。二
姐退休后户口迁到了女儿身
边。我喜欢登山，于是我也就
常常应邀，翻紫金山，越头陀
岭，乐颠颠地去与二姐相会，
顺带欣赏“蛋糕西施”的新作。

二姐说，“看到女儿一件
件令人惊叹的作品问世，跟在
一旁吃点切下来的边角料就
已经够陶醉了，不光好看，真
的很好吃！”

当然好吃了，“蛋糕西施”
做的蛋糕，都是真材实料，挑
最好的食材下手。

我只能说，我们的下一代
的确很优秀！

我家的“蛋糕西施”
□ 王跃

每年山芋收获，妈妈都会
电话通知我回家去拿。

这不，前段时间从妈妈那
里拿回来的山芋，没有及时吃
掉，竟然发芽了。望着山芋芽
儿，我来了兴致，何不把它们
水培起来？于是找了一个以
前放风信子的小花瓶，轻轻地
把发芽的山芋放进瓶中，放满
水，就这样一瓶水培山芋就弄
好了。把它们放在厨房窗台
边上，每天都看到它们的点滴
变化。水少了，我又往瓶里加
水，这些嫩芽儿每天都咕噜咕
噜地喝水。

不经意间，浸在水里的山
芋底部也长出了白白的茎
儿。这些茎儿继续喝水，向四
周又分散了许多小小的、细细
的茎。露在山芋上面的芽儿，
已经慢慢地长出了叶儿。叶
儿嫩嫩的、绿绿的，如同婴儿
的皮肤一样娇嫩。嫩芽儿每

一天都发生着新的变化，带给
我惊喜。不知不觉中，叶子变
大了，像极了枫树叶子的形
状。

如今，山芋茎儿已经快把
玻璃瓶底部填满了。从远处
望就像一层层雾花，甚是漂
亮。山芋芽儿已经长成了一
株株山芋秧儿，每株山芋秧儿
都在向上生长，让人感受到它
们的无穷魅力。

我每天的兴奋，都是在不
断水培它们的过程，是它们让
我变得如它们一样积极向
上。它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
乐趣，带来了生命的美好。愿
它们能永远生机勃勃，永远陪
着我一天又一天。

山芋芽儿
□ 卞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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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春菜雪里蕻简称为雪菜。它
的美味，让人吃上了瘾。城市居家老人
都不忘腌制些雪菜，日常食用。

我家是腌制雪菜的大户，每年都要
腌制上百斤。因为在外地工作的孩子、
朋友、同学，他们都再三关照，不要为他
们腌制咸鱼、咸肉、香肠，这些超市都可
买到。唯独喜爱吃的雪菜，市场没有出
售，要我在雪菜上市时为他们多腌制些。

腌制雪菜并不是件难事。将雪菜削

根、洗净、切碎、拌盐、纳缸腌三四天，压
干卤水，再撒少许盐复腌二日，再压干卤
水，装入瓶中或封口食用塑料袋中，放置
一二十天即可食用。

雪菜可搭配多种食材，做出多种

美味：
雪菜放入香干、虾米，浇上麻油，就

成香气扑鼻的凉菜。
雪菜炒肉丝，美味刺激你的味蕾。
雪菜炒蛋，菜碧绿，蛋金黄，色泽鲜

艳，吊人味口。
雪菜蛋汤，清淡爽口。
雪菜烧蚕豆，春菜喜相逢，美味各不同。
如今有不少阳春面馆的餐桌上也都

放着一碗炒熟的雪菜，供食客自由食用。

雪菜
□ 丁长林

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一个生产队就是一个大家庭，
生产队靠队长、会计、保管员等几个干部
管理着几十户人家。100多人口，300多
亩良田，干部管理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全队各家庭的生活状况。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生产队除了有
能干的队长外，还有一个“红管家”保管员
——三爷。父辈的弟兄称叔，而我们这
里的人叫叔为爷。三叔即三爷。

三爷中等身材，腰背略驼，秃顶，稀
疏的头发围成一个椭圆形，太阳照在头顶
上亮光光的。他的长年工作岗位就是在
生产队场头上或场头边的仓库保管室里。

生产队场头在庄河南的田边上，有
坝头和木桥相连。三爷去场头，身上总是
别着一串扣在木板上的钥匙，是为了开仓
库几个门用的，走路时发出叮当叮当的声
音。他为人和善，也不善言辞，但负责的
事情总是做得有条有理，逸逸当当。春天
负责全队300多亩田的浸种、催芽及秧田
管理；夏、秋季负责场头脱粒晒场；冬天管
理好仓库里的粮食种子及集体农具。生
产队为他配一名年近六旬的单身汉做饲
养员兼看仓库的安全员。

说他是“红管家”，因为他把本职工作
做得细致入微。每年秋收结束越冬之前，

大队都要组织各生产队保管员集中互查
仓库及牛舍安全情况。大家走进他的保
管室，看到四五个稻种囤子，窝积将稻种围
得板板扎扎，不由眼前一亮，发出啧啧的夸
奖声。稻囤之间都有人行道隔开，上面还
铺着一层草木灰，以防老鼠窜来窜去引起
品种混杂。每个囤上都插着一个小木牌，
写明品种数量。隔壁大稻囤几万斤稻子，
是全队人大半年的口粮。粮囤四周地面
清爽干净，农具仓库堆放整齐、好坏分开。
每次互查，总是被评为全大队第一名。

生产队场头南边不远处就是外河
——南港河。它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
子，然后流向三阳河。拐弯处形成一个近
十亩大的水湾，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存鱼的
罧塘。他在秋天叫来两三个半劳力，一起
修剪生产队圩堤上的一排杨树，把枝枝桠
桠一起丢入河湾处的罧塘里。初冬时，在
上面盖一层稻草，防霜保暖，可让更多的
鱼在这里越冬。

生产队集体饲养了五六头生猪。冬
天他不断检查督促饲养员喂养好。队里

有一台小型饲料粉碎机，他每个星期都要
开一次机，把生产队保存的“二瘪子”稻，
粉碎好做猪饲料。在他的关照下，那几头
猪养得膘肥体壮。

春节临近了，过了年二十四夜，队长
宣布明天妇女放假回家，洗洗晒晒忙过
年。男劳力全部集中到场头，分成两班，一
班随队长到南港河罧塘，出罧取鱼，一班随
保管员去杀猪分肉，生产队五头猪选三头
大的杀了过年。会计负责造表，分配。

这一天，南港河岸上围满了观看的
老人小孩，也有不少邻队的人看热闹。只
见十多个男劳力，分工协作。有经验的老
农，负责罧塘外围栏网，年轻力壮的负责
拖罧塘里的树干树枝，又安排两条小木船
在罧塘里罱渣夹鱼，个个干劲十足。就这
样大半天工夫，队长撑回的水泥船舱中，
满舱底的大小杂鱼，足有三四百斤。船停
靠在仓库的码头边。那边的大门板上，三
条猪六大片肉已整齐放好。

会计宣布，根据鱼货和猪肉数量，按
人口分配，每人可分得二斤肉和二斤鱼。
各家都有一人排队有秩序地领取，个个脸
上露出了笑容。

那年春节期间，全村人饭后茶余的头
条新闻就是某生产队过了个“大肥年”，都
说人家过个肥年还不是亏有个张三爷呗！

三爷
□ 吴寿瑛

出了办公室门，天已经擦黑，20米
开外雾气氤氲。我缩了缩脖子，“天寒脖
子短”，果不其然啊。今天是小寒节气，
早上飘了一阵雪，虽然雪没在路面上堆
积起来，气温却是实实在在地应和了“霜
前冷雪后寒”的俗语。

“卖桂花蜜糖藕了——”叫卖的声
音带着拖腔，像唱歌一样。声音从学校
左边的巷子里拐弯送到我的耳边。我
的眼前立即浮现出桂花蜜糖藕刚出锅
时热气腾腾的模样，这么一想，身上也
连锁反应似地涌起一股暖流。我将车
龙头一转，拐进了巷子。装着糖藕保温
桶的三轮车停在路灯下面，卖糖藕的是
一位老爷爷，不高的个头，很瘦，穿着一
件灰蓝色的羽绒服，裤脚是螺纹口的，
脚穿运动鞋，我仔细一看还是“鸿星尔
克”的，鞋子已经半旧，估计是孙子淘汰
下来的。他正在为前一位顾客舀桂花
蜜糖藕汁。

“姑娘，买藕吗？”老爷爷问我。此刻
的我全副武装，口罩，头盔，围巾，整张脸
上只露出两只眼睛，老爷爷在不明就里
的情况下叫我姑娘，其实我早已过了姑
娘的年纪，成了一位大妈，但是女人都喜
欢被人往年轻了叫。“来两段。”我开心地
说。老爷爷熟练地用夹子夹起两段藕放
在袋子里，在秤上称好后，拿刀一段一段

地将藕切成一块块细段，然后从保温桶
里舀了两大勺蜜糖藕汁。“26块。”老爷
爷的声音爽朗，脸上的皱纹荡漾着快
乐。我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却发现没有
二维码。“二维码呢？”我问。“我哪里会用
什么二维码哎。”老爷爷乐呵呵地回答。

“可以要你的子女帮你打印好微信和支
付宝的二维码，挂在这里就行了啊。现
在人买东西都扫码，很少带现金了，我身
上一分钱现金也没有。”东西已经称好
了，可是无法扫码，我也没有现金，周围
也没有别人，我显得有些犯难。“没有事，
你先拿走，明天或后天，或者什么时候看
到我，再给我。”老爷爷拎起袋子往我手
上递。“那你明天还在这儿吗？”我接过袋
子追问。“在呢，我天天傍晚时在街上转
着卖。没关系，你先拿走。”老爷爷骑上
三轮车，叫卖声又在巷子上空飘荡起来，

“卖桂花蜜糖藕唻——”
我也往家骑着，桂花蜜糖藕还没有

吃到嘴，但全身流淌着温暖，因为这信
任。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拿五十元
现金放进包里，然后才开始享受桂花蜜

糖藕的美味。一边享受美味，一边跟家
里人分享我刚才的经历，感动着老爷爷
对我的信任。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在记挂着这件
事，晚上一下班我就拐到昨天的巷子
里。巷子里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有的
散步，有的拎着东西往家赶，因为冷，人
们的脚步都有些快。我在昨天买藕的地
方等了一会，最终也没有看见老爷爷，也
没有听到那带着拖腔的叫卖声。我有些
失落也有些不安，无奈地回家。第三天
上班，不安伴随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不
时停下工作想到这事，不时盯着包看上
几眼。包里有现金，我想尽快还给卖藕
的老爷爷。我的不安是因为怕辜负老
爷爷对我的信任。好不容易等到下班，
我急急忙忙骑车往小巷赶去。然而，行
人稀朗的巷子里仍然没有卖藕老爷爷
的身影。

第四天晚上，我终于在巷子里碰到
了卖藕老人。“啊呀，你到哪里去了？我
找了你三天。”我惊喜中带着嗔怪。老爷
爷憨厚地一笑：“没事哎，着什么急，就二
十几块钱。”“啊呀，你体会不到我的心
情，欠着你钱，我多难受啊，万一我忘了
呢，你是小本生意……”“人与人之间这
点信任没有嘛。”老爷爷头也没抬，从钱
箱里找钱给我。

桂花蜜糖藕
□ 张爱芳

说起“借人”，有的是暂借，时间不
长，人归原主，厮守原单位；有的被借之
后，转正了。不像现在有的小伙、姑娘为
应付老人，拉一个回家过年，谎称是自己
的恋人，“借光”过后，还是各奔东西。

1973年，我在舟嵊要塞区嵊山岛服
役。我们连有炮排、指挥排、高机排（双
管高射机枪）等。由于训期短，炮兵的步
枪、冲锋枪射击一般，射绩不很突出。可
是，地方上有时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年
秋天，乡人武部长郑林和女民兵排长阿
莲，向连长借一名射击教员，借期一个
月。权衡再三，连长就将全连射击最好
的高机一班吴友富班长派去。吴班长中
等个子，黑黑的皮肤，透神的眼睛，鼻梁
中间偏下部位好像少了垫子似的，有点
塌，讲话偶有嗡声，一张脸很漂亮，有点
像雷锋的脸型。

吴教员上任了。清晨出发，新皮鞋，
新军装，新理的发，配上向司务长借的墨

镜，比连长有派头。下晚回来，衣服脏
了，头发乱了，墨镜不见了。我们和班长
开玩笑：“干得很卖力啊。”吴班长说：

“嗐！这些女民兵的队列、投弹、射击基
础很差，卧倒、出枪、瞄准动作不连贯，

‘三点一线’不得要领。就这个卧倒，我
示范近30次。我这个教员苦啊！”

吴班长的辛苦，换来了女民兵排在
县射击比武中得第一，换来了拥军爱民的
新进展。阿莲带着女民兵来给我们洗被
子。国庆节，女民兵排来连队军民联欢，
还把吴班长的事迹，编成快板书表扬。

我后来退伍回高邮，被安排在国营
电子企业。当时，厂办职员陈所中，很勤

奋，喜欢写写画画。县体改办向厂里借
人，意欲让厂办主任帮忙半月。主任忙，
走不开，就让老陈顶上，这一顶就是几
年。后因表现、业绩确实好，被转为行政
附编，成为体改办有编制的正式人员。
多年之后，这位厂办主任（后提拔为副厂
长）提起这事，依然追悔莫及。

在我未入伍的1968年，高邮举全县
之力兴建化肥厂，从各单位借用30多名
采购员，我父亲也是被借之人。3年后，
大基建、大采购任务完成，选留3名采购
员，父亲得以从县果园场（国营农场性
质）正式调进化肥厂。父亲文化不高，能
在30多人中脱颖而出，就在于干事有实
效，操守重廉洁。听厂里老领导介绍：

“建化肥厂那阵子，差一样都会延误工
期，不管建材还是设备、原料，哪样急，找
老陆；哪样买不来的，找老陆。由你爸爸
出场，就能笃定！”父亲走了近10年了，
他留给子女的基因是勤奋。

借人
□ 陆忠场


